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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郝景芳选修了

社会学系主任李强的“城市社会学”，听

他讲城市分层理论。尤其令她印象深刻的

是，李强提到，劳工群体是这些年经常受

到忽视的一个群体。或许正是这样的潜移

默化，日后让她在《北京折叠》中创造出

了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

李强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持

工作十多年，后又主导了清华社会学系复

建，担任该系主任多年。他还先后担任清

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科学

学院院长，2018年入选清华大学首批文

科资深教授。在学术圈里他名字的前缀由

“人大”换为“清华”，后又被亲昵地尊

称为“强爷”。2023年12月12日，李强在

北京去世，享年73岁。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根基和最重

要领域之一。作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他终身都没有离开这个领域。他的一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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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泰斗“强爷”走了，

   去世前一天仍有文章发表

究，仿佛都在反反复复地说：何以解忧？

唯有流动。

“自学成才”

1979年的一天，在北京东四的中国美

术馆举办的外文图书展上，中国人民大学

1978级国际政治系学生李强发现了一整架

归类为Sociology（社会学）的书，其中

心理社会发展论创始人爱利克·埃里克森

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吸引了他，他

想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阶段。这是李强第一

次接触到社会学，也是他对这门引导人们

“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的学科发生兴趣

之始。

就在不久前，邓小平提出，我们对政

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

忽视了多年，现在需要“赶快补课”。

1952年院系调整后被取消多年的社会学开

始恢复与重建，国外学术专著被大量引进。

李强开始如饥似渴地读社会学原作。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停滞近30年，这个领域

的书多是外文的，他英语基础好的优势就

显露了出来。他1963年考进北京四中读初

中，一进校就发现这里藏龙卧虎，有些家

境不一般的同学英语已“滚瓜烂熟”，他

震惊之余开始疯狂学英语。直到1966年夏

宣布取消高考那天早上，他还在背英语。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他在黑龙江生产

建设兵团待了9年。虽然这里地处“荒山

○宋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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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岭”，他却自费订了一份Peking Review
（《北京周报》），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

英文时政新闻周刊。

李强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工

会运动中的集体谈判》，硕士论文是关于

西方的“白领阶层”，都需要大量查阅英

文资料。光人大图书馆的书是远远不够

的，他就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这里外

文藏书很多，据说是全国唯一一家购书不

受外汇额度限制的图书馆。

在人大本科和研究生的七年间，重要

的社会学著作他大都读了，他的社会学基

础就是这样靠自己读书打下的。1984年，

人大哲学系教师郑杭生从英国进修回国，

在人大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李强找到

他，两人一说即合，1985年李强研究生毕

业后即进入社会学所工作。

1987年，人大正式建立社会学系，开

始招收本科生。郑杭生任系主任，李强任

副系主任。郑杭生不久担任了校领导，虽

然还兼着系主任，但具体工作多由李强主

持。1990年李强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访

学，回国后不久，于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

授，并被任命为系主任。

李强主持下的人大社会学系很包容。

人大社会学系2000级硕士、现清华大学社

会学系长聘副教授何晓斌曾回忆，当时人

大社会学系是一个神奇的系，招募了各方

专业背景的人才，有李路路这样的学院

派，有历史学者转型成性学研究者的潘绥

铭，有在讲台上拿着发黄的手写讲义天马

行空的徐向东，也有青年才俊洪大用、刘

精明和陈劲松等。

“四个利益群体”

从硕士论文开始，李强就在研究社会

分层。那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

人还不知有“社会分层”这样的社会学

术语。社会分层最初是从地质学中引入的

概念，用地质中的分层现象比喻人类社会

各群体之间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

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制度化社会差异

体系。那么，阶级与社会分层是什么关系

呢？李强曾解释，社会分层是个包容性较

强的温和的概念，阶级可以说是“属性差

异”最为明显的社会分层群体，绝大多数

分层群体都称不上阶级。

李强说，社会分层涉及平等与公平的

话题，不均等（不平等）与不公平有着根

本的区别。不均等（不平等）指资源在人

群中的分布是有差异的，不公平则是

指资源分布的格局不合理、不公正。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突出特点

是“身份制”，或者说它的“不流动

性”，改革本质上就是改变了社会结

构和社会分层，使其得以流动起来。

改革前，中国社会主要有四个大

的“社会聚合体”——农民、工人、

干部和知识分子，改革中这四个聚合

体都发生了巨变。根据改革以来人们

利益获得和受损状况，李强与孙立
李强老师（左 5）带领本科生及课题组成员在

清河阳光社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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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沈原等共同提出了“四个利益群体”

之说，将社会群体分为特殊获益者群体、

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

会底层群体。

“特殊获益者群体”从20世纪80年代

到90年代有很大变化。“专业户”“万元

户”等是最初的特殊获益者，1992年后

一批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下

海”，出现了一个经济精英集团。

李强认为，对“普通获益者”的判

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询问人们，他

们的生活水平在一段时间内究竟是上升了

还是下降了。

李强被任命为系主任时，正是邓小平

南方谈话之后，改革大潮高涨。在副校长

郑杭生支持下，他在人大组建了“中国人

民社会调查中心”，即现在的“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前身。他多

次采用PPS抽样方法，组织全国规模的社

会学调查。这是一种等比例等概率的抽样

调查，难度很大。

1996年，他主持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入

户问卷调查，该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1986年到1996年的生活水平变化。结果，

高达83.6％的城市居民和88.7％的农村居民

回答生活“好了一点儿”或“好了许多”。

在李强看来，“普通获益者群体”是

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阶层，这一点意义重

大，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能够得到大

多数人的支持，其基础就在于此。这个群

体的构成十分复杂广泛，相比较而言，知

识分子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获益群体，

也因此成为改革最主要的支持力量。

另一方面，90年代中后期国企大规模

改制，一批职工下岗，从这个普通获益者

群体中分离出去，进入了“利益相对受损

群体”。虽然这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比起一

些农村贫困地区的要好一些，但他们的

相对剥夺感是强烈的。而上述农村贫困地

区人群和其他一些最困难群体，就构成了

“社会底层群体”。

改革中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这些

利益群体不断分化组合，还谈不上是稳定

的阶级阶层。20世纪90年代初，李强在研

究中发现，国企职工是一个社会地位相当

不错的阶层，无论经济地位、福利待遇还

是社会声望都比较好。短短几年之后，一

些人却面临下岗，生活下坠。但到21世纪

初，改制完成，留下的大型国企又重新成

为人们追捧的目标。中国社会结构变迁速

度之快，让李强深感震撼。

“复系一代”

1998年暑期刚过，清华大学负责抓文

科建设的校党委副书记兼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院长胡显章和校长助理李树勤在人民大

学见到了李强，邀请他加盟清华，主持社

会学系复建工作。

改革开放后清华一直尝试复建文科，

并于1993年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

院曾设立“哲学与社会学系”，但老清华

传统优势的社会学学科没有独立建系。

李强收到邀约后犹豫了一段时间。他

在北京学界征求同仁们的意见，没想到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应该去。1999年

9月，他接受邀请，正式调入清华大学。

2000年，社会学系在清华复建，他出任系

主任，兼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学系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挤在清

华文科北楼两间办公室办公。楼里挂着清

华社会学先贤们的画像，有陈达、吴景

超、吴文藻、潘光旦、李景汉、李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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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序经、吴泽霖、杨堃和费孝通。李强

专门拜访了费孝通，汇报了社会学系复建情

况，费孝通说：“这是我一直盼望的事情。”

孙立平、沈原等社会学研究者纷纷加

盟清华。沈原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做过

科研处长，对学科建设很有想法，一再强

调要研究社会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孙立

平原是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李强为了邀

请他加盟，和校领导积极沟通，不走职称

评审流程，教授职称、博导、住房一并解

决。孙立平历来最不愿意做管理工作，进

入清华后几乎天天到系里，积极参与讨

论，写学科规划文件。

李强与孙立平、沈原等讨论后为清华

社会学发展确定了三个重点方向：一是关

于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研

究，这是社会学需要关注的大问题；二是

城市社会学，因为清华工科很强，城市研

究基础雄厚；三是医学社会学，这与景军

教授的加盟关系密切。景军是哈佛大学博

士，放弃了美国的终身教职回国。他的导

师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大牌教授，因此他进

清华后开拓了医学社会学。

清华社会学系复建初期没有博士点，

在两院院士吴良镛的建议下，

李强在建筑学院规划系招收了

博士生。有一段时间，社会学

系的博士生补齐规划专业课后

拿的是建筑学工学博士学位，

这些毕业生后来在城市规划界

突出了社会规划特色。

中国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

系教授罗家德、香港中文大学

人类学博士张小军、美国杜克

大学博士后裴晓梅、中国社科

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郭于华等也纷

纷加入清华社会学系，各自开拓了自己独

特的研究领域。

那时清华主张建设“小而精”的文科

队伍，社会学系很长时间坚持了这个原

则，保持着十来个教师的规模。这个精干

的团队个性十足，“一个顶一个”。熊知

行楼里经常听见他们爽朗的笑声和偶尔大

嗓门的争执声。李强则没什么锋芒，总是

和和气气，云淡风轻，把人事行政和后勤

方面的琐事都承担了，让老师们能把精力

放在教学和学术上。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赵鼎新曾评

价，清华社会学系“复系一代”是一批极

具个性和学术眼光的人物，而李强却能把

他们凝聚在一起，在几年内就为清华社会

学系开辟出一片天地，令人赞叹。清华社

会学系建系不久，就迎来了教育部第一轮

全国高校学科评估。该系名列社会学学科

第三名，打响了名头。

面对真问题

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前十年是中国社

会学界在决策咨询中最能发挥作用的时期。

那时，清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由

2020 年元旦和学院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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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兼任，执行主任为沈原，副主任为谭

深，得益于李强的人脉和领导力，研究中

心搭建起了由一百多位国内外专家组成的

专家网络。

那时研究中心经常召开“圆桌会

议”，邀请党政官员、经济界人士、媒

体、研究者以及各利益相关方参加，讨论

社会热点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中心与

环保总局有过深入和广泛的合作，参加过

紫坪铺等工程的评估，为水利电力部做过

《水资源的补偿与恢复机制》研究，为北

京市西城区政府做了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

区调研。

当时北京社会学界形成了以北大、人

大、清华、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为主

的专家群体。李强待人友善，善交朋友，

人脉远远超出社会学界，因而能够凝聚各

方力量，处理好“三校两院”之间以及与

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

改委研究院、中央编译局等官方研究机构

的关系。

清华社会学系提出了“面对中国社会

现实的真问题”的建系宗旨。在中国社会

学界的诸多学派中，清华社会学系以实证

学派见长。这与历史传承有关，老清华社

会学系的费孝通、陈达、吴景超和李景汉

等都是长于田野调查的学者。李楯说，前

辈学人常称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学

问中人”，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

社会问题时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进入清华之后，李强不再经常组织大

规模全国性调查。他觉得，这种调查耗费

大量人力财力搜集数据，对于数据的分析

利用反而不足，不如聚焦于社区，更多开

展解剖麻雀式田野调查和参与式观察。

他采用中国第五次（2000年）人口普

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总体社

会结构呈“倒丁字型”结构。丁字的一横

代表着人数众多的社会经济地位很低的群

体，一竖则代表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

的一系列人数很小的群体。2010年的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演变成了“土字型”。也就是说，中间阶

层有了明显增长，一部分人实现了社会地

位的上升，进入了中间层。“土字型”社

会结构的出现无疑是社会结构的进步和优

化，但处于下层的社会群体比例仍然较

高，离较为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尚

有距离。

李强提出，制约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

“四个世界”，即“城市—农村”“中小

城市—超大城市”这两对、四类政治经济

社会区域体。除人们所熟悉的城乡差别

外，中小城市和超大城市在经济发展、社

会治理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差异逐渐凸显

出来。

根据2010年的《中小城市绿皮书》，

城市的划分标准为：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

下为小城市，50万～100万为中等城市，

100万～300万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

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为超大城市。从

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见，不同规模城

市的社会分层结构非常不同，中小城市是

典型的“倒丁字型”或“土字型”，大型

城市有更大比例的中层群体，超大城市则

已接近于“橄榄型”。

李强认为，当今中国城市可以明显区

分为“超大城市”和“其他城市”两个世

界。这使得新兴中产阶层产生“天花板”

和“区隔”心态。最新研究证明，当代全

球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来自社会

底层，而是那些“沮丧的中产阶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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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也说明，我国社会实际上还沉淀了大

量的资源。“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打破

“四个世界”的分割，使资源得到合理配

置，社会经济就有望获得更大发展。

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设想的三

个空间的人口数量是，第一个空间500

万，第二个空间2500万，第三个空间5000

万。即第一空间的人口约为全部人口的

6.25％，第二空间为31.25％，第三空间为

62.50％。2016年在“人文清华”讲坛与李

强和作家格非对谈时，她笑着承认，这个

比例是她“拍脑袋”想出来的。

李强表示羡慕小说家可以自由发挥想

象，这要是放在学者身上那就叫伪造数

据、学术不端了。他以社会学家的严谨认

真测算了一下，看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是一

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他说，按照书中描述，不同空间的人

从事不同的工作，这类似于社会分层中的

“职业分层”。他引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和“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计

算出，在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职业

上层人数占11.3％，中层占41.4％，下层

占47.3％，不是太吻合。但如果是一般城

市，那么职业上层的比例是12.67％，中层

是38.44％，下层是48.89％，跟《北京折

叠》中的三个空间更接近一些。

李强说，所谓第一空间、第二空间、

第三空间的核心问题是不能共享。这给我

们的启迪是，不要造成空间的封闭，有差

异、有贫富都没什么关系，只要在同一个

空间里，有畅通的流动渠道和上升通道，

社会就有希望。

“在了解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

李强曾说，要想预测未来，最好还是

看看历史。回顾20世纪中国人所走过的道

路，只有四个字可以描述：沧海桑田。

或许因为总是把眼光放在这样一个长

时间段下，他有一句经典口头禅：不要

急，不着急，慢慢来。

他说，社会科学在中国产生和演变的

历史沿革常常是支离破碎的。改革开放以

后，社会科学逐渐成为显学，但是作为一

个整体经常同“人文”混淆。频繁使用的

“文科”一词，不仅混淆了人文学科与社

会科学学科，也混淆了社会科学与应用文

科（比如商、法）。他认为，这些都是需

要厘清的。

他坚持清华大学要办社会科学学院，

认为社会科学都是通的。香港很多大学都

采取这种模式，社会科学只分领域，不分

学科，因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越来越

综合、越来越统一。2012年，他出任清华

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首任院长。

2014年，他启动了“新清河实验”。

他认为，社会学论文的核心必须以田野

调查、实证研究为基础，而实证研究往

往又是以社区为基础的，这对学生非常

重要。绝大部分社会学学生论文都是以一个

社区为基础，做比较长期的实地调查，这个

学风从费孝通那代社会学者就开始了，

燕京大学的许世廉教授等人就搞了“清河

实验”。

近年里，本科时有“小钢炮”绰号的

李强身体渐渐虚弱，但他从未停止工作。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小劲回忆，在最

后的日子里，李强常与弟子促膝长谈，稍

有余力仍谋划不止写作不休，去世前十天

仍有论文问世，前一天仍有文章发表。

李强的离世让很多人感到突然，他才

73岁，大家认为这正是做更大学问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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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韩国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韩相震发文悼

念，称李强为“拥有能够展望中国之未来

的睿智和慧眼的社会学家”，他的离世不

仅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整个

东亚社会学界的一大损失。

在八宝山送别李强时，清华大学社会

学系2003级本科生、2007级硕士研究生，

现任雀巢中国业务总监的刘洋与同学敬献

了花圈：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刘洋解释，“已识乾坤大”是指，李

强老师家学渊源，后成为学界巨擘，也是

政府高参，其眼界、境界都高于大多数

人，对社会底层逻辑和高层布局的了解也

超前于大多数人；“犹怜草木青”是指，

他一直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对事物

规律抱有真诚的好奇，对社会问题抱有真

切的关怀，对学生秉持着有教无类的理

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还在关注

着“新清河实验”的进展，嘱咐学生坚持

下去，摸索出一套基层社会治理经验。

“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了解生活的

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刘洋和她的同学

们都觉得，李强老师当得起此语。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1月8日）

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
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刘西拉同
志，因病于2023年12月21日在上海逝世，
享年83岁。
刘西拉，山东青州人，1940年1月出

生于重庆。1957年至1968年在清华大学土
木工程系学习，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
位。1968年至1981年任四川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技术员、工程师。1981年至1985年在
美国普度大学土木工程系进修。1986年至
1998年历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讲师、副
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1998
年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工程与力学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土木与
建筑工程系主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
讲教授等职。
刘西拉同志是我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

弦歌不辍伴师归

——回忆刘西拉老师

○江  枣（2005 级博，土木）

和工程教育专家，第八届、十届全国政协
委员。曾被国家教委、人事部授予“有突
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称号，获全国科
学大会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
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清华土木系有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

2005—2010年连续六年，在清华大学研究

生“一二·九”合唱比赛中，土木建管系

刘
西
拉
教
授


